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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大学精神:危机与重构
———基于雅斯贝尔斯陶冶思想的启发

朱光明，范 蕊

( 安徽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合肥 230039)

摘 要:雅斯贝尔斯非常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他以人的生存状态为立足点，将“自由”引入

人的生存当中，通过陶冶来培养人的内在精神。大学应该培养“精神贵族”，走一条实现

精神生活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道路。当代大学很多问题的出现，根源在于大学精神的丧

失，具体表现为快餐文化成为时代意识的精神此在，商业化在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蔓延

至大学校园，现代犬儒主义成为众多青年的内在状态，这些状况都是我们时代大学所面临

的危机。雅斯贝尔斯陶冶思想对精神价值的强调对我们这一时代大学使命的重拾具有重

要意义，学者们通过对这一思想的借鉴来对自身理想及教育使命进行思考，从而重新焕发

其对积极自由的向往和对学术理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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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 Karl Theodor Jaspers) 是一位视野极其宽广的哲学家，也是一位

极具人文情怀的教育思想家，他给人的印象是冷静、孤傲，体现了精神贵族所特有的理性气质。

他的这种冷静、甘于寂寞的学者风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雅斯贝尔斯非常关注教育，他的

陶冶思想及对人的精神状况的关注，对我们当今时代的大学教育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雅斯贝尔斯陶冶观中的精神贵族

(一)人是自由的精神存在

伽达默尔指出:“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1］“教化”就

是德文中的“Bildung”，也被译为“陶冶”，不仅有“教育”和“文化”之义，而且还是一种教育与文

化的过程和产物，是“某种潜在的、内在的和尚未完成的东西变成现实的、外在的和确定的有机

的自我实现过程”［2］。雅斯贝尔斯认为，陶冶是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的第二天性［3］105。陶冶活动

是一种包含着对人类生存状况思考的教育方式，它使得教育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与人的成

长紧密相连。最为关键的是，人的完整发展始终是陶冶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可以说，陶冶铸造

了人的本质，正是在陶冶的过程中，人的内在精神才被真正唤醒。

雅斯贝尔斯所生活的时代，人的精神面临着政治和技术的双重影响，从而出现了自由的危

机。一方面是技术时代到来对人类生存的影响。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

出:“与技术时代的出现同时或更早，已经发生了一种奇特的世界现象，即精神和心理的衰退遍

及世界……欧洲人通过科学和发现造成的技术革命，仅仅是精神灾难的物质基础和加速原

因。”［4］158－159另一方面，纳粹党上台之后，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想，个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

态在技术时代与高压统治下陷入危机。他看到个人丧失了自由，沦为时代精神的附庸，成为达到

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

雅斯贝尔斯认为自由是人的原初现实，人只有在意志的生存经验中才能发现自由的意义，人

虽不能证明自由，但却能通过自身的意志行为实现自由［5］。他的生存学说意在强调海德格尔此

在中人的精神体验存在，并将这种精神体验叫作生存。雅斯贝尔斯将精神视为大全的样态之一。

他认为，精神是构成人生活处境的要素之一，是理念的支撑和动力。人类因为其肉体而受到物质

世界中各种条件的约束，但人类意识的不断觉醒催生了一个超越物质世界有限性的精神世界的

出现，人类便在这一精神世界中证明着自身的存在。雅斯贝尔斯将人看作一个精神存在，教育的

关键在于对人内在精神的培育。同时，一个民族的教育方式，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

(二)理想人格之精神贵族

雅斯贝尔斯将人本身看作是精神存在，陶冶是通向精神世界的途径。他指出，陶冶不是占有

知识，而是习得精神内容的代名词［3］104。

雅斯贝尔斯对平均化教育进行了批判，认为被平均化的知识导致了精神的贫乏①。在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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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什么是教育》与《时代的精神状况》两本书中，雅斯贝尔斯都表达了对在教育平均化过程中群众精
神状况的担忧。例如，他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到( 136 页) :“大多数人的教化倾向于迎合普通人的需要。精
神因其散漫于群众之中而衰亡，知识则由于被合理化地处理到一切浅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了。”



到这一危机后，他提出“精神贵族”这一理想人格，而作为特殊学校的大学应该以培养这样的人

为目标。“精神贵族”作为时代的珍品，指的是拥有饱满的精神状态、出众的个人能力且品德高

尚的少数人。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成为芸芸众生实现自身价值的榜样。在雅斯贝尔斯看

来，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便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3］147。这一理想人格既是对大学生成长

的要求，也是对大学人才培养规格的一种见解。

精神的生活意味着不以某些外在或世俗的名利为目标，而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虽然雅斯贝

尔斯这一思想被人认为带有精英教育色彩，但却符合布鲁贝克所提出的高等教育认识论的观

点①。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应该兼顾职业学校、文化中心和研究机构三重身份［6］67。但是无论

扮演何种角色，大学应该走的是一条实现精神生活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道路。

1．追求科学理性

人类对知识的迫切追求是自发的，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只有以对求知欲的满足为终极目标，

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雅斯贝尔斯指出，真理意识的培养需要人类后天的陶冶，探究的热情

由原始的知识引导，在持续的陶冶中，理性得以成长并逐渐突破自身的狭隘，消除一切狂热。由

此，人们不仅获得了具有内涵的知识，还获得了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大学教育而言，理性

的展现表现为一种基本科学态度的养成，只有将真理当成信仰，在研究中才能始终站在客观的立

场，以严谨的态度对待知识，这就要求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因此，大学教育应该认识到，专业教

育的功能不能局限于传授知识与技能训练，还在于它能够启发学生形成科学的态度。雅斯贝尔

斯认为，好的大学教师必须成为研究者，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是大学至高无上且不可替代的基本原

则，比起单纯地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教师真正要做的是引导学生接触科学的精神，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真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6］73。这一点不仅是在研究中，在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时

也应该得到体现，职业培养不是一种单纯技能的传授，而应该是学术和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与提

升，培养的重点应该是活跃的头脑、领会问题并提出疑问的能力以及方法的掌握［6］74。倘若大学

以教授学生封闭的知识体系为目标，那么当知识体系不断丰富、更新、淘汰时，学生所获得的原本

的框架就不再适用，此时学生的知识体系就会面临崩塌的危机。

所以，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并不是给学生某一固定的知识，也不应用某个特定的理论、价

值观去塑造学生的思想，而是应该倡导对真、善、美的探寻，用理性的态度去滋养学生的精神世

界，其中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之思开启了精神之眼，对

真理探索这样的精神活动离不开哲学式的思辨，哲学教学是历史传承必经的步骤，其功能是传播

真理［3］162。但他同时强调，哲学是不能教的，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去参悟人生与世界［3］160，而大学

教学的关键在于通过对哲学知识的传授来使学生学会主动对日常生活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反观

当今哲学在大学中的境况，哲学被划分为独立的学科，对哲学的学习更多的是一种对哲学史的回

顾，其他与哲学相关性较小的专业则将哲学看成是一种如空中楼阁般虚无缥缈之物，将其束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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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甚至在以实用性、工具性的评判标准下，哲学作为无“用”之物而被忽略。

2．坚持自由交流

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应该给学者们提供条件使得他们能够与同行的学者和学生一起开展

直接的讨论和交流［6］97。这种交流并不局限于形式，主要是一种精神的交流，但思想的表述和观

念的有效性都以真理为根基。交流不仅仅是研究成果的展示，抑或是观点的宣讲，而是一种以尊

重为前提的相互质疑与沟通。偶尔发生辩论，但辩论中并不夹杂私人目的，而是一切以真理为最

高标准。因此，雅斯贝尔斯在比较了 3 种教育形式( 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和苏格拉底式教

育) 之后，认为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方式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因为在苏格拉底式教育方式中并

不存在权威者抑或是主导者，教师与学生是两个平等交流的主体，真理是唯一的权威，师生之间

的精神交流在这样的教育形式中才有实现的可能。真理本质上是可传达的东西，真理源于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只要真理是深刻的，它就是可传达的，因而真理必然带有交往的性质［5］。大学生

作为成年人，可以而且理应为自己负责。大学要做的便是给学生以自由，自由使大学中的交往成

为可能。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永远都不可能被一种精神统一起来，倘若只有一种

思想大行其道，而其他人要么颇以为然要么漠不关心，或者是将思想上的分歧上升至权力派别的

争斗，最终以权斗的方式来实现一派对另一派的思想统治。诸如此类情况的出现是对大学精神

致命的打击。大学应该做的是为各种思想的阐发提供平等的机会，这是学术自由的表现。大学

精神的活跃开始于各类圈子之间的精神交流。纵观中国历史，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国

思想史上的高峰，诸子百家的思想成为后世思想的肇始。南宋时期的“鹅湖之会”，被称为中国

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主客观唯心之争也给中国哲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此，大学中的每个人都应关注交往的方式，除隔绝外界的闭门造车导致思想上的狭隘之外，学

术会议如果普遍表现为只阐述而不交流，那么这种无思想火花的交流方式也算不上精神的交往。

3．恪守学术精神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的功能是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心智良知。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在不断

变化，从开始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来维护学术自由，被称为“象牙塔”，到后来社会对大学给

予物质和法律上的支持，社会因素开始影响大学，大学开始履行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但雅斯贝尔

斯指出，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影响足以改变大学的面目，大学败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界

的大众教育的压力做毫无原则的妥协［6］176。雅斯贝尔斯提醒人们，大学对知识大门的失守是极

其危险的事情，也是大学成为社会附庸的第一步。大学的精神和要义就是在知识整体观念的指

引之下，各学科之间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合作。因此，从知识的整体性出发，某一固定的学科并不

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领域，大学应秉持同一性的理念，避免学科领域的割裂，促进跨学科合作以及

知识的拓展与深化。除大学已有的知识以外，大学有责任吸纳新的素材和技能，以统一的理念加

以整合，大学不是封闭的领域，哪里出现知识的需求，大学就有责任在这个领域提炼知识和传授

知识。

在知识整体性的理念之下，大学应该坚守真理探究的理想，恪守学术精神。大学需要学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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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但只有在学术目的和对真理的忠诚被考虑进来的地方，学术自由才会存在。也就是说，学术

自由是以真理为标准的一种谨慎的态度而非不经思考的信口雌黄。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逻辑来

看，在学术场域，大学学术既需要以资本的形式生成，也需要学术资本促进学术的再生产，大学学

术应遵循学术资本的生成逻辑。如果学术资本的生成缺乏理性的领导，学术资本就成为经济利

益和利润的代名词。在学术场域中，人们的习性可以被看作“学术惯习”，这一惯习表现为学术

人身上的学术生存心态，源于学术场域不断对学术人的形塑，学术人只有通过学术惯习的塑造和

影响，才能在学术资本生成中产生合乎实践理性的行为［7］。因此，大学要发挥时代精神的领袖

作用，维护学术自由，维持学术高水平———这应是大学存在之根本。

二、我们时代大学精神的危机

我们时代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社会流行观念在网络技术和媒介助力下，深深影响了我

们大学的精神状态。

(一)快餐文化成为时代意识的精神此在

尼尔·波兹曼认为，文化交流中的媒介对于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

影响［8］11。雅斯贝尔斯早就注意到他那个时代的印刷物———报纸在媒介宣传中的主宰作用。人

们通过快速浏览报纸代替了书籍等优秀阅读材料，简短的文章不再引起人们的沉思与反省，雅斯

贝尔斯敏锐地观察到社会读物的改变，借此表达对社会普遍精神状况的担忧。仅信息载体的

改变这一点就已经反映出公众对信息接受能力的衰退与注意力的短暂。公众注意力在

猎奇心理的引导下，偏好于轰动而又新奇的事物。大众传播媒介为迎合市场需求而愈发变得形

式大于内容，导致信息的加速更新，而公众在信息的快速更迭中获得短暂的满足之后又转而寻求

新的刺激。

他这一洞察同样适合我们今天的网络阅读。网络以碎片化的内容、便捷的获取方式成为继

报纸、电视等传播媒介之后的又一新兴媒介，加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使得浅阅读成为

一种普遍的阅读方式，这也逐渐形成一种快餐式的文化。面对数以万计的不加甄别的信息，很少

有人花时间去弄清真假，更何况大多信息与己毫无干系，加上主流媒体对信息的选择性推送( 如

微博“热搜”的背后操作) 使得公众被迫接受片面化的信息，同时也被这些信息所占据和抚慰。

这些共同导致了公众记忆时间的短暂。加上刻意的用词，信息内容极具诱导性，公众舆论也成为

一种新的暴力手段。公共网络平台的匿名评论区沦为情绪发泄之地，谩骂、恶意评论等充斥着戾

气的言论随处可见。在那里，人们无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诋毁所要付出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甚至会掀起一场网络骂战，无谓地消耗许多时间和精力。

这种快餐式文化体现出一种娱乐至上的精神。在这种环境下，每个无名者都被当作工具，公

众生活演变成单纯的娱乐，人们上一秒还在对恶性事件的发生感到愤愤不平，下一秒就在搞笑或

恶搞视频中遗忘了刚才的愤怒，人们习惯于这种情绪的快速转换，最后以至于变得没了情绪也没

了看法。这样的生活状态侵入大学校园后，对大学生的精神追求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手机里的新奇事儿总是比专业知识有趣得多，而理想、追求等本为青年人谈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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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成为学生们的忌讳。学生们投身于虚拟的世界来佯装自己的无暇思考，用“活在当下”来为自

己的放纵懒散寻找合适的理由。

(二)消费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流行趋势

虽然社会物质越来越丰富，但是受商业社会的刺激或诱惑，人们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根

据鲍德里亚的总结，“消费社会”的特点是:在空洞的、大量的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9］12。

同时他也认为，消费世纪是异化的世纪，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活力进程的结果［9］224。在

这样的消费社会中，商品逻辑得到普及，“消费”本身成为目的。加之营销手段的不断更新并在

社会生活中引起潮流，导致了商品的符号化，即商品的真正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它所象征

的身份和地位。商品的符号象征为社会所认可，在狂热的消费浪潮中，符号实现了其强大的社会

统治力。在符号的迷惑下，人们拒绝认清消费的真相，个人存在也在这样的符号消费过程中被消

解，当消费者一味追求商品的虚假的符号价值来满足他们虚假的需要时，在商品神性面前，消费

者变成了温顺的奴隶［10］。

商业化在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蔓延至教育领域，表现为人们对教育的消费建立在对它所

具有的符号意义的消费之上，即教育本身具有了符号化的意味［10］。在消费社会里，似乎一切事

物都可以被当作商品，教育也不例外。接受教育成为个人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市场需要什么样

的教育，大学就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商品。商业化的思维模式把价值衡量标准引向了教育投资回

报率，如专业的选择以专业未来的收益为考量标准。满足个人的身心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等这些

教育最本质的价值被降格为教育的附庸。此外，教育真正受到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它为人们提供

了社会游戏的入场券，教育变成一个身份象征的符号，人们在通过对各类教育的分级中标注了教

育的符号价值。当接受教育只是等同于镀金，那么教育将会贬值，当大学选择放弃科学研究、抛

弃全人教育而去迎合消费市场，将自己降格为职业培训场所时，最后的结果不仅会导致教育质量

的普遍下降，而且教育本质也将成为问题。

(三)现代犬儒主义成为主要的生存状态

最近，人们常用一个网络新词“佛系”或“佛系青年”来描述现代青年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或态

度，所谓“佛系”就是一种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和生活方式。这一词语反映出现

代犬儒主义的价值取向。犬儒主义原本是古希腊时期四大派别之一，安提西尼为创始人，第欧根

尼为该学派的典型代表。在第欧根尼那里，对自我的肯定超越了一切解释世界的合法性方式，这

个个体存在的“佯狂”承认没有任何权威是神圣的，也没有任何权威本身是无懈可击的［11］。不同

于古代犬儒主义，现代犬儒主义获得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是以“极致利己”为人生信念，

以不相信人性善念为道德理念，以委曲求全、得过且过为处世态度的一种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

实践话语［12］。因此，现代犬儒主义者一面表达着对现实社会价值标准的不满，一面在认识到自

身对现存标准的无能为力时又寻求与这些标准的妥协，表现出对一切标准、规则的附和与遵从，

至于对错，既不关心也不在乎，于是犬儒主义成为一种行为哲学。

现代犬儒主义对教育领域的影响体现在:第一，现代教育哲学犬儒化。这样的教育哲学有能

量而没有深度，有目标而没有目的，有理智而没有理性，牺牲深度而求诸表面，贬低生命而乞灵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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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从而废黜了教育所具有的一切理想主义的品质，堕落于彻底的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11］。

教育哲学上的犬儒化可以看作是对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的一种违背，是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矛

盾冲突下的产物，即人们既认识到自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存在，同时又深感置身于社会之中自身

力量的渺小无力。这种个人追求与社会标准的对立，造成了公众对个人生存及教育价值的迷茫。

第二，以这样的哲学观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个“庸人”，即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

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13］143。学生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下，通过对自身价值的否定、对自

我人格的消解，导致道德意识的淡薄、甚至是道德虚无，出现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以及

将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做法。此外，大学生拒绝对自身存在状态进行思考，对未来的生活秉持悲

观消极的态度，不敢直面现实，而是采取一种逃避的方式，将自己的精神意识附着在外物的感官

刺激之中，将自己的存在隐藏在众人之中，避免主动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但对轶事、绯闻却积极

充当“吃瓜群众”。在面对他人的指责与批判、个人又不得不凸显时，则一贯采取防御态度，表现

出一种不听、不想、不反思的精神状态。

三、我们时代大学精神的重构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状况的关注以及精神贵族这一理想人格的提出，对追求真理这一根本任

务的重申等，给当下教育领域内的精神危机留下诸多启示。“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

着。”［14］51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对人的存在意义及主体性地位的意识，是自我

精神觉醒的第一步。而大学对年轻一代的成长尤其是精神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大学责任的重拾

教育不是一项孤军奋战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大学教育无法离开社会而独立发展，现代大学走

出“象牙塔”，开始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尽管这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大学应在与社会的

关系问题上保持警惕，把握好同市场的距离。不论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设置还是为社

会生产提供相应人才，大学都应认识到服务社会并不等同于迎合大众。大学的发展倘若完全交

由社会决定，对社会发展给教育领域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视若无睹，那样大学终将沦为经济发展

下的牺牲品。大学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人格的塑造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雅斯贝尔斯认为教

育比军队更重要。因此，在对社会风气的纠正中，大学应该成为时代的精神领袖，以自治的态度、

科学的严谨态度、哲学式的思辨去陶冶每个学生的精神，引领他们实现内在的自由。

大学应代表社会的良心，对“人”本质的追问、对什么是“真”的探讨，不应在社会的洪流中被

遗忘与抛弃。大学代表着知识的尊严，倘若大学一旦为政权所用，便会成为某种思想的宣传阵

地，那时思想的凋谢标志着大学灵魂的死亡。回顾二战法西斯上台之后，大学的那段经历便可知

道。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愈益重要，愈发多元。如

今，大学同社会、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大学的培养目标要契合市场需要成为大学教育的发展趋

势。但无论大学扮演何种角色，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精神状况的关切将成为大学最重要的职能。

大学应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与矫正者，大学对大众文化的一味迎合是大学自轻自贱的表现。

大学是精神贵族的聚集，它扛起人类精神的大旗，维护着人性的高贵。正如艾伦·布卢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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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大学是政体的庙堂，它致力于运用最纯粹的理性，唤起人们心中

的敬畏———一种自由而平等的人类联合体当之无愧的敬畏［15］2。

(二)学术理想的坚守

“一所大学的性格是由它的教授们所决定的。每所大学都要仰仗它所招来的那一类

人。”［6］147教育的纯粹的精神气质在教师身上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广大教师应当将教育当作自己的

崇高使命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看作是一种“规范性”活动，以及一种善的和道德的行为［16］。

大学教师肩负着教育一代代青年人的使命，不同于初高中阶段，教师扮演着等同于家长的角色。

大学教师面对的是一群正值芳华、有想法、有激情的年轻人，正因为受教育者的这一特点，在教师

与学生的关系上，就像尼采的师生伦理观念，学生应该是教师这一创造者的伙伴，是一个共同的

创造者。教师对于学生而言是“栏杆”而不是拐杖［17］。

大学教师更应该是一名富有创造力的研究者而不是单纯的教书匠。大学教师作为学者的身

份出现在大众视野，这一形象的树立也为教师的个人发展提供了平台，大学因其多元化的特质使

得不同风格的教师得以共存。一个教师的受欢迎程度应该与其学术水平、人格魅力以及道德修

养等方面相关，而且越是在求真的时代，教师的受欢迎程度越应取决于他的学术能力。如果一名

大学教师的“走红”既不是因为他的学术能力，也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仅仅是外貌、时髦等

原因时，这意味着学术理想在大学中的失落。当一名研究者沦落到靠外貌来吸引学生时，这将是

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老子在《道德经》中告诫人们:“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

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唯独真正的精神贵族才会培养出更多的精神贵族。教育者在社会风气的不断侵袭下也会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习惯于讲授而不研究，甚至将学术看作是谋求职业前途的工具抑或是

不费力地迎合学生喜好的工具而常常夸夸其谈。连教育者自己都对自身使命产生怀疑时，那便

是大学精神状况最大的危机。因此，在这一浮躁的时代，教育者要做的是用自己的思考去引导学

生对生活境况的反思，用自己的学术理想感染学生对自身精神状况的关注。

(三)积极自由的追求

“自由”是人类探讨的永恒话题，对“人”境遇的思考总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弗洛姆在

对“自由”进行探究之后，将“自由”划分为两种: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大学生的普遍生活状态

可以用这两种自由来说明:单纯的没有束缚的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内在精神的无所依靠导致了

对外在事物的依附与沉迷，学生处于一边获得自由一边又急于逃避自由的矛盾之中;积极自由表

现为个性的保持、思想的独立以及理性的批判。

浅阅读导致批判能力的普遍丧失，并不是没有提出质疑的机会而是连思考都干脆放弃。书

籍的备受冷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阅读应是一个接受、判断、交流、成长的过程，而

这一过程需要通过书籍来实现。当今浅阅读将阅读简化为单纯的信息获取，碎片化的阅读方式

导致思维上的不连贯和心态上的躁郁不安。真正的阅读需要大块的时间去咀嚼、去品味，以维持

稳定的心理状态去投入、去判断。阅读书籍，特别是经典书籍，被迫让人冷静下来，否则看到的仅

仅是一堆文字符号，它需要智力去理解，需要时间去沉思。经典所蕴含的智慧结晶不会随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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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话题面前，前人的思考或许会是自身困境

的答案。

“自由”不等于不被打扰，更不是隔离，若重拾经典是一种与前人的精神交流，那么现实世界

中的交往也是积极自由实现的条件，个人精神的充实有时需要激烈的碰撞，坚持己见是一种畏惧

改变的表现。只有向别人开放自己，将自己的想法展现在别人面前，在双方的相互倾听与思考当

中，才能突破个人观念中的狭隘，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这样的交往是一种自由的交往，即建立

在彼此尊重、相互倾听基础上的沟通。一个积极自由的人往往拥有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即使在

面对外部冲击时，依然能够自持。正如《逍遥游》中所言，“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

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这便是独立，与孤独不同，个人精神的独立往往体

现在与人的交往之中。

四、结 语

无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扮演职业训练场、教育科研基地抑或是其他新的角色，大学发展

的落脚点始终在于“人”的发展。大学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正是因为大学教育本质上是对人精神

的养护。大学因“精神贵族”的聚集而变得高贵，这一高贵闪烁着人类理性的光芒。就整个社会

而言，年轻一代的精神状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而年轻人精神的养成恰恰需要陶冶。一个社

会若丧失了精神，任凭商业、媒体等因素对教育的浸染，使得学术商业化、功利化倾向严重，高等

教育变成交易的商品，其最终会导致大众文化的庸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大学培养出的一代

代青年始终与卓越无缘，更谈不上超越。睿智的公众是由学术和文化的蓬勃发展与热烈讨论造

就的［13］143。面对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只有大学肩负起对青年人精神滋养的使命，才能培养出

一代代精神富足的“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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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and Ｒe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Spirit in Our Time: Based on

the Inspiration of Jaspers’s Building Idea
ZHU Guangming，FAN Ｒui

(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 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uman being，Karl Theodor Jaspers starts

from the state of human being and brings“Freedom”into the existence． By building to cultivate the in-

herent spirit，he regards“intellectual aristocrat”as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the place where intellectual spirit should be built together with teaching and study．

Most problems of our universities today owe to the spirit: the fast food culture becomes spiritual dasein

of our daytime consciousness，commercialization is prevalent on campus with the help of consumerism，

and even the contemporary cynicism becomes internal state of most young people，indicating that men-

tal crisis has been in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the spiritual value of building ideology

has vital meaning for our universities to regain missions． By drawing on the idea，the scholars try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value to motivate their rumination for their ideals and tasks，and arouse the

yearning for positive liberty and pure pursuit to the academic．

Key words: building; freedom; mental existence; intellectual aristocrats; Karl Theodor Jas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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